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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国革命浴火重生的伟大征途
王家宏 唐 鑫

周
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

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

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长征是一面旗帜、一座丰碑。在党的

领导下，红军将士凭借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经受住千难万

险的考验，书写了绝境重生、浴血荣光的英雄史诗，

演绎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英雄传奇。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

信念的胜利，昭示着用马克思主义武

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无坚不摧、无往不

胜；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的关键，播撒了革命火种，开启了中国

革命的新局面，铸就了光照千秋的长

征精神。长征积淀形成的精神财富，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巍峨丰碑。回望这

段峥嵘岁月，也为我们从党史中

汲取智慧力量、砥砺奋进提供

了宝贵镜鉴。

结 语

绝境重生
用血肉铸就浴血荣光的英雄史诗

长征一开始，就面临着党内自身错误和敌人重兵堵截的
双重考验，牺牲尤为巨大。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
东被剥夺了红军的指挥权，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
主义者攫取了红军的指挥权，他们在政治上排斥异己、无情打
击，军事上机械照搬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在博古、李德的错
误指挥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迭次失利，中央苏区
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8日，即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两天，红
军曾制定过一份《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详细记
录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兵力装备情况。中央红军主力五
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859人，持有各类枪
械33244支（挺），携带子弹1858156发，其中步马枪29153支，
平均每支配弹近50发，轻机枪294挺，平均每挺配弹约218
发。因为武器弹药十分匮乏，所以大部分战士没有制式枪支，
只能使用梭镖、大刀等作战。
“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

和突围时，要求将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全部带
走，这种“大搬家”式行军使部队形成一支庞大、累赘的队伍，
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中央红军接连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在湖南
零陵至广西兴安之间近三百里的湘江两岸部署约三十万重
兵，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两岸。

中央红军主力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日夜兼程
向湘江疾进。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
渡过湘江，抢占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
浮桥。28日，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经鞍山坝到达石墉圩。同
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头第十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光华
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阻击尾
追之敌，掩护后续部队。军委纵队已进至灌阳以北的文市、桂
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八十多公里，却因携带大量笨重辎
重，行军速度极其缓慢，足足用了四天才抵达湘江岸边。此时
敌人已经封锁湘江，军委纵队错失顺利渡江的有利时机，中央
红军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红一、红三军团在两侧与敌人
展开生死搏杀，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顽强地阻击追敌，三个主力
军团硬是用鲜血铺就一条狭窄的渡江通道。红军将士与五倍于
己的国民党军队在湘江两岸展开五天五夜的激烈战斗，装备简
陋的红军以血肉之躯抵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湘江两
岸红军将士伤亡枕藉，但渡口始终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

年仅二十岁的师长李天佑率领红五师三千余名红军将士，
为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后续部队由灌阳向湘江推进，坚守
新圩一线山头阵地，将素有“虎狼之师”之称、兵力数倍于己的
桂军死死阻挡在新圩以南，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阻击任务。
此役，红五师在新圩阻击桂军三天两夜，反复冲杀，全师自参谋
长胡震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全师减员两千多人。

红一军团两个师，在全州脚山铺一带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湘
军苦战四天，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斗最危急时刻，一股敌人

已经冲到军团指挥
部附近。脚山铺阻
击战中，军团政委
聂荣臻负伤，四团
政委杨成武、
五团团长钟学
高负伤，五团
政委易荡平牺
牲，两个师共
计减员四千人
左右。

红五军团
承担万分艰险
的殿后掩护
任务，其下
辖的红三十

四师更是后卫中的后
卫，师长陈树湘、政委程
翠林都参加过秋收起义。
11月29日至12月1日，红三十
四师在文市、水车一带与国民党
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激战。中革军
委纵队全部渡江后，军委电令红三十四
师向湘江渡口转移渡江。但该师距离湘
江渡口至少七十五公里，通往渡口的道路已被
敌人全部封锁，红三十四师陷入绝境。经过残酷的
阻击战，部队伤亡过半。陈树湘率领剩余人员计划向东
突围，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斗争。突围过程中，政委程翠林、参
谋长王光道及百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陈树湘腹部中弹被
俘，他断肠明志，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此役，红三十四师
几乎全军覆没。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
三万余人，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酿成的严重恶果。湘
江战役虽因“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造成重大损失，但广大红军
将士以革命大局为重，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视死
如归、向死而生，敢于压倒一切艰难险阻，以血肉之躯守住湘江
渡江通道，保障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顺利渡江，生动诠释
了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精神密码——“革命理想高于天”。

力挽危局
在生死抉择中实现党的伟大转折

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带
来了巨大的损失。他们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错误指挥中央红
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其中湘江战役更是人民军
队建军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如果不清除党内“左”倾教
条主义这一严重隐患，中国革命就有断送的危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左”倾教条主义进
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体现了斗争的策略性与原则性的高度
统一。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需要争取更多同志，特别是
在重要领导岗位上的同志的理解与支持。张闻天（政治局常
委）、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曾与博古
一同在苏联留学，也曾是执行“左”倾路线的骨干，但在第五次
反“围剿”斗争中，二人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越来越不满，
分歧不断加深。长征初期，毛泽东主动同张闻天、王稼祥结伴
行军，持续开展思想沟通，推动二人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严
重危害，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
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张闻天、王稼祥逐步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
确主张。

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依旧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重大风
险：博古、李德的威信虽大不如从前，但他们仍凭借原有的领
导身份，坚持执行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
此时蒋介石早已洞悉这一意图，在沿途重要关隘部署三十多
万重兵，企图诱使红军进入包围圈。如果继续执行博古、李德
的方案，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为化解危机，毛泽东多
次向周恩来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以政治局集体决策取代博
古、李德的个人专断。在此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
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将红军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的正
确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
遭到反对，这就为红军占领遵义并胜利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
组织基础。

毛泽东不仅积极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还深入到红
军将士中，与军团级指挥员沟通交流，面向广大红军战士开展
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大家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为纠正
“左”倾错误筑牢思想与组织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上，大家从
大局出发，捋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树标杆，表现出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的巨大政治勇气，在客观矛盾和现实困难面前，冷静
清醒地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刚毅果敢
地与“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
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事实上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后红军通
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
军事行动，彻底摆脱被动局面，充分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军事指挥艺术的高度灵活性。

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但长征路上的风险考验
并未结束，一系列重大决策继续检验着党的领导能力。长征

途中，既有惊涛骇浪般的战事，也有不易察觉的
巨大风险，有时表面看似风平浪静，稍有不慎便
会坠入险境。

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全军士气高涨
之时，敌人却开始隐蔽调动部队。1935年3月10
日凌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致电前
敌司令部，提出要攻打遵义附近的战略要地打鼓
新场（今金沙县县城）。打鼓新场商贸繁盛，便于
红军筹粮筹款。张闻天随即召集党中央负责人及
各军团首长召开苟坝会议，讨论要不要进攻打鼓
新场。参会人员大多认为可以发起进攻，觉得驻

守此地的黔军战斗力较弱。
唯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进

攻。他依据军委二局破译的敌方
电报判断，电报反复出现“打鼓
新场”字样，预示敌人正在向该
地域集结。政治局会议表决后，
多数人坚持攻打打鼓新场；毛泽
东据理力争，并表明如果执意要
打，自己难以继续担任前敌司令
部政治委员。会议表决免去毛泽
东这一职务，决定由周恩来次日
清晨下达作战命令。毛泽东夜不
能寐，深夜提着马灯前往周恩来
住处，再次恳切陈述利害。恰
在此时，周恩来也收到敌军

正向打鼓新场调兵合围的情报，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发起进攻，红
军将陷入极大危险。次日再次开会讨论，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放
弃攻打打鼓新场，恢复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

战局发展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就在中革军委准备
下达作战命令之时，国民党数路大军正向打鼓新场快速合
围。及时调整作战部署，使红军躲过一场毁灭性危机。

大渡河的惊涛骇浪，曾经吞噬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
数万太平军。大渡河河宽三百米、水深十余米，每秒流速达四
米，河中暗礁险滩密布。蒋介石扬言，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
二”，他调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向安顺场渡口合围，红军一旦
处置失当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红一团奋勇作战，成功控制安
顺场渡口。但红军只有一只船可用，依靠这仅有的船只，要将
三万多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至少需要一个月，现实条件
根本不允许争取这么长的时间。危急关头，红军在安顺场寻
访到亲历石达开兵败事件的当地老秀才宋大顺，向他征询当
地地理形势与历史教训。老秀才既讲述了石达开兵败的历史
教训，又告知沿大渡河上行，有一座康熙年间修建的铁索桥即
泸定桥，距离安顺场三百余里，建议红军迅速夺取泸定桥实现
主力渡河。

得到这一关键信息后，毛泽东同中央军委领导人紧急研
判敌情、权衡利弊，重新调整作战方案，把距离安顺场三百二
十里的泸定桥确定为红军主力新的渡河点，果断下达命令，派
遣红四团为先遣部队，要求用两天半的时间赶到泸定桥，抢占
这处生死攸关的天险渡口。如期夺下泸定桥，是红军跳出蒋
介石预设包围圈的关键。

长征途中无数次风险考验，淬炼了红军化解风险和危机
的能力，也锻造了红军统帅驾驭复杂局势的本领。中国共产
党在险恶的环境中一次次化危为机，标志着党逐步形成坚强
领导核心，并不断走向成熟。

千锤百炼
在浴血鏖战中锻造钢铁革命劲旅

长征途中，红军时而遭遇难以跨越的天堑，时而处于数十
万敌军的包围之中，在绝境险境中打了许多恶仗、险仗，打赢了
许多看似不可能取胜的战役。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四
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纵横穿插于数十万敌人之间并成功跳出
包围圈，书写了人民军队不惧强敌、敢于胜利的英雄史诗。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自西向东横贯贵州全境，两岸悬崖
陡壁，水急滩险，以天险著称。1935年1月1日，由红二师第四
团组成的先遣队在刘伯承的指挥下，采取强攻与巧打相结合的
办法：佯攻敌人重点防御且工事较坚固的渡口大道，主攻道路
险绝、防守力量较弱的北岸渡口小道。白天强渡受挫便改为晚
上偷渡，因水流湍急，三只竹筏只有一只偷渡成功，偷渡过去的
五名指战员登岸后就地隐蔽。次日，红军扎制六十余只竹筏，
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陆续强渡。先强渡上岸的战士从绝壁之
上发起冲锋，隐蔽的五名指战员就地策应。敌人凭险据高俯
射，使红军进攻一度受阻。危急时刻，十余名战士攀上悬崖绝
壁侧击敌人，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连发三炮轰击敌阵，敌军顿时
溃散，红军牢牢控制两处渡口，保障主力部队顺利渡过乌江。

安顺场大渡河的凶险程度更甚于乌江，敌人在对岸悬崖
峭壁上构筑了碉堡及防御工事，一个营的兵力凭险据守。红
一团十七名勇士靠一只木船分两批强渡，这既是对红军将士
勇气的考验，更是对指挥员指挥艺术与部队技战术水平的考
验。战斗中，机枪手全力压制敌方火力，炮兵连连长赵章成精
准发射炮弹，摧毁敌方碉堡。十七名勇士迅速攻占对岸阵地，
牢牢控制渡口，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传奇。

根据中央军委夺取泸定桥的作战命令，红四团承担起夺取
泸定桥的先遣攻坚任务。这是一场与时间及敌军增援部队的生
死赛跑。当红四团凌晨抵达泸定桥时，桥上的木板已被先期赶
到的守桥川军拆去大半。东岸桥头的桥楼已被沙袋加固，临河
的城墙高约两丈，川军用一个团布下了严密的火力网。红四团
没有退路，只能迎着枪林弹雨，冲向寒光凛凛的十三根铁索。在
一片喊杀声中，二十二名突击队员义无反顾地向前冲锋。川军
疯狂地扫射，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开始了猛烈的压制。敌人惊骇
于红军战士悬于数丈深渊之上，攀着摇晃的铁索向前冲击的壮
举，抵抗意志迅速瓦解。突击队在后续部队策应下，冲过敌
人布下的桥头火阵，胜利夺取泸定桥天险。

飞夺泸定桥再次展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英雄气
概。这一仗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正确战略决策与红
军部队超强战斗执行力共同铸就的战果。突破乌
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战争规模虽不算大，
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战争的凶险与奇迹，红军将士
那种命悬一线更加奋勇、置之死地更加决绝、敢于压
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书写了
精彩的篇章。

长征途中，毛泽东用兵如神，善于“有计划地造成敌人
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四渡赤水便是其中的得意之笔。

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
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
北的川黔两省边界地区，遂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及川、滇、黔、

桂、湘五省地方部队，合计约四十万
兵力围堵中央红军。中央红军首先

一渡赤水，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当
川军集结十二个旅布防在长江沿岸时，红

军避实击虚，挥师入滇，进入扎西一带休整。当
蒋介石调集重兵赶赴扎西会剿时，红军转而向
兵力空虚的贵州进军，二渡赤水重返贵州，取得

遵义大捷，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两千四百
余人，俘敌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当蒋介
石再度调集重兵合围遵义时，红军西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做
出即将北渡长江的假象。蒋介石慌忙调集重兵封锁长江防
线，中央红军却迅速掉头，四渡赤水再入贵州，直逼贵阳。正
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为震恐，急令滇军孙渡部来贵阳增
援。红军趁云南兵力空虚，大踏步向云南挺进，佯攻昆明；待
国民党军向昆明集结，红军又虚晃一枪，掉头北上，从容渡过
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四渡赤水，是把中华优秀传统兵法智慧同马克思主义军
事指挥艺术深度融合的光辉范例。中央红军身处敌军重兵合
围之中，大胆穿插迂回，时而声东击西，时而示形诱敌，虚实变
幻使敌人判断失误，以致敌军始终摸不透红军的真实意图而
疲于奔命，充分体现了运动战的高度灵活性和机动性，绽放出
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智慧光芒。

淬火成钢
在千难万险中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不仅要战胜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
还要克服自然界带来的重重险阻，承受饥饿、严寒、伤病的折
磨。红军纵横十余个省，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四十多座高山险
峰，其中有二十余座雪山海拔在四千米以上，被称作“死亡陷阱”
的松潘草地，更是凶险万分。红军将士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勇
往直前，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铸就了光照千秋的长征精神。

长征途中敌情严峻，红军常常不能走大路，多选择夜间急行
军，穿行于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有时还要边行军边开辟道路。
饥饿、病痛与无休止的行军，让红军将士吃尽了苦头。漆黑的夜
间行军，战士们就在背上拴上白布条，为后续战友指引方向；为
避免在狭窄山路上迷路，后面战士双手搭在前一位战友肩膀上
行进。山路坎坷湿滑，极易摔倒，甚至出现一人摔倒引发多人接
连滑倒的情况。雨天道路泥泞，运输人员连人带物资坠落悬崖
的险情时有发生，场面触目惊心。红军途经贵州时，部队生活很
差，“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
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

军情紧急时的强行军，是对红军体能极限的巨大考验。
飞夺泸定桥的先遣队红四团，奉命在两天半时间内奔袭三百
二十里崎岖山路，对岸增援的敌军同样在向泸定桥急进。途
中桥梁遭敌人破坏，架桥耗费两个小时；深夜又遭遇瓢泼大
雨，出于敌情考虑不能点火照明。指战员整日得不到休整，只
能一边行军一边嚼食潮湿的生米。山路之上不断有战士疲惫
摔倒，大家用绑腿互相连接，即便行军途中极度困倦昏睡，也
能被战友拉动跟上队伍。英雄的红四团挑战了人类生理的极
限，创造了一昼夜急行军二百四十里山路的战争奇迹，按时抵
达泸定桥目的地。

红军翻越人迹罕至、鸟兽绝迹的雪山时，雨夹着冰雹漫天
袭来，冰雹砸落地面砸出小坑。寒风刺骨，雪粒打在脸上如同
刀割。不少战士双脚被冰碴划破，鲜血直流，双腿如同灌铅般
沉重，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

过草地比翻越雪山更为凶险，付出的牺牲也更大。松潘
大草地纵横数百里，海拔三四千米，沙沟迂回交错，河道曲折，
因水流淤滞而形成大片沼泽。多年水草纵横交错，形成草甸
浮于沼泽之上，草甸之下多为淤泥，深处没顶。二万五千里长
征途中，过草地是最为严酷的考验，饥饿与疾病是红军面临的
最大威胁。据红一军团相关行军统计，仅该部过草地过程中
牺牲、掉队人员就多达五百余人，过草地可谓是一场不折不扣
的生死行军。

宝剑锋从磨砺出。长征的千难万苦，淬炼了人民军队的
意志和品质，筑牢了革命理想信念。长征路上的苦难、挫折与
牺牲，使红军将士历经千锤百炼，进一步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
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向世人昭示了信仰的磅礴力量。


